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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尔德作品中的“瞬间主义”

陈瑞红

［摘　 要］　 “瞬间主义”是王尔德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时间观，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意

识，也是解读王尔德颓废主题的关键。瞬间主义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相对于空茫的时间之流，人生不

过是短暂的一瞬；在短暂的生命区间，有意义的存在不过是若干激情片刻而已。瞬间主义使王尔德笔

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纨绔子形象，获得了重新选择生活姿态的自由，同时也造成了其生活的双重断

裂，致使其一味追求审美体验乃至即时的感官享受，主观上拒绝反思与悔改，最终在碎片化生存中丧

失了完整的人格与活的灵魂。

［关键词］　 奥斯卡·王尔德；瞬间主义；现代性；颓废；恶魔倾向

海德格尔认为，人是时间性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他的操心与关切，他的焦虑、

罪感和良心，这一切都浸透着时间。在现代社会，人体验和把握时间的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了，这种

多元化自然而然也反映在作品之中。因此，揭示和探讨作品中显现的时间意识，成为解读作家作品

的一个关键路径。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１８５４—１９００）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张力，

其中所渗透的时间意识也是多重的。总体来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瞬间主义”的时间意识，它

是唯美主义者体验时间的独特方式，同时也成为解读王尔德颓废主题的关捩。对于佩特、王尔德的

唯美主义时间意识，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曾将其归结为“刹那主义”，近年来，周小仪也曾在著作中探

讨过这一问题，但至今仍未见到对王尔德作品中时间意识的详细论述。笔者以“瞬间主义”代替“刹

那主义”，是因为前一个概念较之于后者更加平实理性一些。本文拟结合王尔德的作品及一些相关

资料，对其瞬间主义时间观的思想文化背景、具体表现与多面效应等进行一番探析。

一、瞬间主义的提出及其现代性语境

“瞬间”（ｍｏｍｅｎｔ）这个词屡屡出现在王尔德的小说、批评、演讲和书信中，除了用来表示时间，还

被赋予了美学与哲学的特殊意义。王尔德十分重视“艺术的瞬间”，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作为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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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它依赖于高尚的感情和微妙的瞬间”①。在《英国的文艺复兴》

（１８８２）这篇重要演讲中，他特别强调了“瞬间”在现代审美活动中的意义，把它当成现代艺术精神的

最重要标志：“产生于现代浪漫精神之中的作品，处理的不再是生活的永恒和本质真实，艺术所致力

表现的，一是古典精神的瞬间情态（ｍｏ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二是浪漫精神的瞬间局面（ｍｏ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ｓ

ｐｅｃｔ）。”（４ 卷：７）在他看来，正是“瞬间”创造了印象派画家。

在王尔德这里，“瞬间”的概念真正被用于表达一种时间哲学，是在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

像》（１８９０，下文简称《道连·葛雷》）中，作品借主人公道连·葛雷的思考，提出了一种“新享乐主义”

（ａ ｎｅｗ ｈｅｄｏｎｉｓｍ）的生活观：

是啊，诚如亨利勋爵所预言，要有一种新享乐主义来再造生活，使它挣脱不知怎地如今又出

现的那种苛刻的、不和时宜的清教主义。当然，新享乐主义也有借助于理性的地方，但绝不接受

可能包含牺牲强烈感情的体验的任何理论或体系。因为新享乐主义的目的就是体验本身，而不

是体验结出的果实，不管它是甜是苦。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无缘，使感觉麻木的低下

的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新享乐主义的使命是教人们把精力集中于生活的若干片刻，而生活

本身也无非是一瞬间而已。（１ 卷：１３８）②

在这里，“瞬间”作为一种对生命的时间性体验，获得了某种关乎存在的哲学意义，我们可以将引文中

的时间观概括为“瞬间主义”（Ｍｏｍｅｎｔｉｓｍ，此词虽未见诸英文词典，但通过搜索国外网站发现，该词有

相当大的使用频率）。它蕴含着如下两个要点：一方面，相对于空茫的时间之流，人生不过是短暂的

“一瞬间”，没有来世，也无所谓前生；另一方面，相对于生命这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有限区间，真正有

意义的存在不过是一些能够令人感受到“强烈感情的体验”的“若干片刻”而已。这种瞬间主义不仅

构成道连所谓的“新享乐主义”的内核，而且作为一种时间哲学渗透到王尔德的创作和美学中去，可

以说，瞬间主义就是唯美主义者体验时间的独特方式。

早在《道连·葛雷》发表十几年前，唯美主义理论家沃尔特·佩特就在其《文艺复兴史研究》

（１８７３，下文简称《文艺复兴》）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佩特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人生易逝，万物皆

变，所以，“目的不是经验之果，而是经验本身”，能够使生命燃烧出宝石般炽烈的火焰且尽可能保持

在这种焦点状态，乃是人生的成功。“诗的激情、美的欲望、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是最高的智慧，“因

为，当艺术降临你的面前，它会坦言：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它只带给你最高的美感，且仅为那些瞬间

的缘故”③。也就是说，佩特所看重的正是一个个凝聚着巅峰体验的审美瞬间。由于这种思想倾向，

《文艺复兴》出版后曾经遭遇来自多方面的攻击，但也在年轻一代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尔德当时

正在佩特执教的牛津大学读书，对该书激赏有加，称它为“我的金书”，佩特关于审美瞬间的观点也成

为他后来探讨艺术问题的重要美学依据。他于 １８８７ 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曾这样评价佩特：

佩特先生是个智性的印象主义者。……他总是在寻求精妙的瞬间，而且，当他一旦发现了

这样的瞬间，他就用细腻的、令人愉悦的艺术来分析它们，然后将其传达出来，通常把它们传达

给思想与感觉的另一个相反的极点，他知道，每一种心情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魅力，它的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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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全集》（第四卷），赵武平主编，杨东霞杨烈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４４ 页。后文出自该全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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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作中，与此处的“片刻”与“瞬间”对应的英文单词都是“ｍｏｍｅｎｔ”。
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张岩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结论部分。译文经校改。所据英文原文来

自如下网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ｏｒｇ ／ ｂｒｏｗｓｅ ／ ａｕｔｈｏｒｓ ／ ｐ＃ａ１３６７．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７。



身即令其获得价值。①

这段话传达出王尔德对佩特观点的深刻领会与认同。在《道连·葛雷》中，佩特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

的，艾尔曼等评论家甚至指出，亨利勋爵教导道连的许多话都引自《文艺复兴》②。因此可以说，王尔

德的瞬间主义是在佩特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但它却具有独特的具体内容。

王尔德的时间观，既有与佩特一脉相承的思想语境，也是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西方思想已不再把《圣经》中的上帝看作历史连续性及其进步的保证，清教主

义天职观念已转化为世俗的经济冲动，财富的追求也逐渐剥除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到了 １９

世纪后期，阶级压迫、经济危机、殖民战争、精神异化、道德堕落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绽露出

来，启蒙理性主义的进步神话又遭遇了挑战与困境。于是，线性不可逆的、连续的时间意识也被打破

了，一种无序的、碎片化的、断裂的时间意识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王尔德的瞬间主义，就

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它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把握———“现代性就是过渡、短

暂、偶然”③———是相通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是与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新享乐主义”一起提出来

的，“新享乐主义”针对的则是维多利亚时期保守的清教主义风气。随着福音派运动的开展，本已衰

落的清教主义在当时又得以回流，以至于勤勉、节俭、严肃、谦卑和反对生活享受等，一度又成为占据

社会主流的观念。针对这种不合时宜、已经变得虚伪做作的保守风气，王尔德提出了颇富希腊色彩

的“新享乐主义”④的生活观，还将“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著名箴言讽刺性地改为“时

间就是浪费金钱”（４ 卷：４８８）。

无可置疑，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有其积极的、革命性的一面。这主要体现为它强调在短暂的个体

生命内部寻找人生的意义，使个体摆脱了社会、传统和宗教的沉重负担，获得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

重新选择生活姿态的自由。正是基于这种超脱的自由立场，王尔德笔下的纨绔子才能够无视那些混

合着实利主义的清教主义道德、信条，我行我素，放浪形骸，言语之间更是透露出精警透辟的机锋和

智慧，“充分、彻底、全部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寻求并充分体验一个个精妙的瞬间，在自由的审美活动

中恢复人性的和谐与完整。或者说，与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相遇……这便是所有纨绔子的选择，也是

道连·葛雷所谓的“新享乐主义”的精髓，而“新享乐主义”所强调和关注的始终都是审美感性经验，

所抗拒的则是实利主义的异化和清教主义的压抑。

二、瞬间主义与“恶魔倾向”

然而，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时间观产生的效应又是多元的，一旦此种时间逻辑被推向极端，它就必

然导致主体生活的双重断裂，其负面性也将暴露出来。首先，当人生被凝缩为渺小的一瞬，生活中的

各类关系、戒律、理性的自持、感情的得失……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一来，个体生命的

区间即从社会历史的链条中脱落了，主体的历史感、现实感、身份感也随之失落———这是第一重断

１４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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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Ｆｏｕｒｔｈ Ｅ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１，ｐ． １４２．

Ｓｅｅ Ｒ． Ｅｌｌｍａｎｎ，Ｏｓｃａｒ Ｗｉｌ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 Ｇｒｏｕｐ，１９８８，ｐ． ２９９．
波德莱尔：《１８４６ 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２４ 页。
有学者指出，王尔德的“新享乐主义”与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与昔兰尼学派的哲学有渊源关系，这一点是可能的。希腊

文化向来是唯美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总是倾向于在希腊文化与现代精神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此

处不再展开讨论。



裂，它在赋予个体生命以充分自由的同时，也令其堕入无垠的虚空之中。这一点已经在王尔德的纨

绔子身上体现出来，如伊林沃兹勋爵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除了激情（ｐａｓｓｉｏｎ）之外，人间没有什么

是认真的。”（２ 卷：１６６）于是玩世不恭、嘲弄一切成了他们言谈的基调。其次，瞬间主义只“将精力集

中于生活的若干片刻”，“瞬间”的意义被无限放大，而它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却被斩断，即使各

个“瞬间”之间也是相互割裂的———这是第二重断裂，它打破了主体的内在统一性，使其生存崩解为

碎片。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主动选择了这种碎片化生存，甚至满不在乎地声称：“在我

们前后不一致时才是最真实的自己。”（４ 卷：４４１）

上述两重断裂使王尔德的人物消解了外在与内在的约束力，与此同时，他们的感觉、视觉、听觉

等感官机能却得以充分地活动和延展，从而使“纯然我属的身体”成为动力的本源、存在的基础，而身

体不知善恶，于是，一切都可允许。这种状态可以用王尔德早年的诗句来描述：“我的灵魂随着激情

飘荡，／直到它成为弦琴，各种风都可把它吹响，／是不是为此我已放弃了 ／我往日的智慧和严肃的执

掌？”①的确，对于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来说，无所谓理性，也无所谓道德，内在的激情与外在的诱惑却

总是一拍即合，如达林顿勋爵坦然承认：“我能抵挡一切，就是挡不住诱惑。”（２ 卷：８８）亨利勋爵则认

为：“摆脱诱惑的唯一办法是向它屈服。”（１ 卷：２２）杰克也说：“呵，寻欢作乐，寻欢作乐呀！别的事还

能让人想走动走动吗？”②……这种随心所欲、随波逐流、非理性、非道德的享乐主义人生态度，乃是

瞬间主义的必然之果。

在众多的纨绔子形象里，道连·葛雷尤为典型。道连在伦敦东区的一家小剧院里偶遇了稚气未

脱的演员西碧儿·韦恩，小演员美丽的舞台扮相和天真未凿的气质，在莎士比亚剧作的诗性意境衬

托下显得格外动人。道连还没有弄清楚自己迷恋的是莎剧的角色还是小演员本人，就任凭自己迷上

了她：“我们接了吻。我无法向你们描述我在那一瞬间的感受。我只觉得自己的一生整个儿凝聚在

完美的一点上，那是绛红色的欢乐。”（１ 卷：８３）然而美好的感觉转瞬即逝，他也随即毫不犹豫地抛弃

了这个可怜的少女，致使她服毒自尽。在道连的生活中，西碧儿的死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由此他的

追求开始突破良心、道德乃至法律的禁区，步入腐化堕落的迷途。当他为逃避杀害画家霍尔沃德的

恐惧不安、深夜潜入伦敦城里下流的巢窟寻求消遣时，已经对丑恶的阴暗面而不是对优美的艺术感

到更加亲切了：

丑恶的阴暗面现在是唯一的现实。粗野的詈骂、下流的巢窟、放荡的生活、卑劣的盗贼和无

赖，就它给人印象的鲜明和强烈而言，胜过一切优美的艺术形式，胜过一切仙乐幻境。这正是他

追求忘怀所需要的。（１ 卷：１９９）

至此，道连所谓的“新享乐主义”终于还是违背了他的初衷，跟“使感觉麻木的低下的纵欲”混同在一

起。道连本身，也像克里斯托夫·纳撒尔所说的那样，“退化成一个完美的颓废个例”③。

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是又一部集中体现瞬间主义时间哲学的作品，女主人公莎乐美对于美

感瞬间的追求也更为极端：为了得到亲吻先知乔卡南双唇的那一瞬的甜蜜，她居然不惜以美艳妖冶

的舞蹈去诱惑继父希律王，要求他将先知的头砍下来给自己。莎乐美之吻是爱欲之吻，同时也是死

亡之吻。从第一次对乔卡南说“让我吻一吻你的嘴吧”，到最后一次说“我一定会吻到你的嘴唇的”，

短短的两页文字之间，她不顾对方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拒斥、诅咒，“索吻”的请求重复了八遍之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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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该剧只表现了一个瞬间———那交织着爱与恨、亵渎与惊悚的一吻所发生的瞬间！有不少评论

家认为该剧的创作方法是象征主义的，但剧本所展现的瞬间主义的心理逻辑却是真切的。

瞬间主义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主观上拒绝反思。王尔德笔下主人公的时间意识与存在

通常是断裂无序的，而且总是急于从一个精彩的瞬间走向另一个更为精彩的瞬间，根本不愿意找寻

回头的路。在纨绔子看来，反思会影响他们寻找下一个精彩瞬间，因而是不必要的。如道连·葛雷

认为：“浅薄的俗物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摆脱某种感情的束缚。有自持力的人结束哀伤就像找到快乐

一样容易。”（１ 卷：１１７）为他而死的少女西碧儿尸骨未寒，他已经在跟人谈论在歌剧院里遇到的贵妇

人是如何可爱、女歌手唱得如何好听了。与道连一样，达林顿勋爵与伊林沃兹勋爵也都很“健忘”。

达林顿勋爵在好友温德米尔勋爵家的晚宴上引诱其妻子与自己私奔，之后还能当着温德米尔勋爵的

面，谈论自己对他妻子（当然未指名道姓）的爱情而不觉得羞愧。伊林沃兹勋爵呢，也几乎是当着 ２０

年前被他遗弃的阿布兹诺太太母子的面，企图与年仅 １８ 岁的美国姑娘海丝特·沃斯里调情！好像

先前那个引诱尚为少女的阿布兹诺太太、又逼得她携私生子远走他乡的人，根本不是他本人似的。

因此，最令人吃惊的也许并非瞬间主义者的恶行，而是他们对于自己恶行的那种健忘和坦然。

本雅明认为：“艺术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恶魔倾向。”①就王尔德这一现代性美学个例来看，该论

断显得尤其精辟。纳撒尔曾这样谈到王尔德的创作：“意识到他的世纪末处境，他将恶提升到宗教的

地位并且试图以恶魔的宗教———一种对恶之美的并不神圣的崇拜———来终结 １９ 世纪。”②艾尔曼也

曾指出“普遍深入的犯罪激情和对它的宽恕”是王尔德的母题③。上述评论家都充分注意到王尔德

对恶魔主题的偏爱，而瞬间主义毫无疑问构成了这一恶魔主题和众多恶魔形象的哲学根基。美国当

代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这样谈到后现代社会的时间意识：

后现代社会里关于时间的概念是和以往的时代大不相同的。……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

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我将这一体

验的特点概括为吸毒带来的快感，或者说是精神分裂。④

这段话用来说明王尔德笔下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恶魔气质，再妥帖不过了。这种风雅繁华掩盖下的

阴冷晦暗，构成了其作品的独特的颓废色调，甚至使它们相当超前地呈现出某种后现代的特征。

三、多重时间意识的渗透与张力

人的一生短促有限，却又偏偏企求永恒，这一最基本的生存焦灼，在信仰缺失的现代社会里变得

更加尖锐。表面看来，王尔德的瞬间主义执著于激情与审美的瞬间，似乎已坦然接受人的时间性局

限，放弃了对永恒的寻求，其实，它不过是这种生存焦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道连·葛雷的故

事，依然是一个关于暂住与永恒的故事。

西碧儿（Ｓｉｂｙｌ），这是道连初恋情人的名字，也是古希腊女预言家的名字，经过拉丁语和法语的转

化进入英语。据古希腊神话传说，预言家西碧儿受阿波罗的恩赐得享永生不死，但她忘了要求青春

常在，因此及至年老色衰、躯体萎缩却欲死不能。道连·葛雷的奇遇与这个神话故事之间显然有着

互文关系：道连———这同样是个带有希腊背景的名字———在自己的画像面前发下誓愿：“如果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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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年轻，而让这幅画像去变老，要什么我都给！”（１ 卷：３０）他祈求永葆青春，显然是接受了女预言

家的教训。那么，获得永恒青春的道连能够彻底摆脱痛苦吗？

遗憾的是，道连不仅未能如愿摆脱痛苦，而且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满足

于瞬间主义的碎片化生存，不再于时间的伸延中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自觉结合成为统一的有机经验

时，他的人格也就碎裂并停止生长了，人格的破碎使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来自内心深处的精

神力量，也可以说失去了活的灵魂。那么，对于一个失去灵魂的人来说，再长的寿命、再美的躯壳还

有什么意义呢？道连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故作潇洒地说：“我从不追求幸福。谁需要幸

福？我只追求享受。”（１ 卷：２１１）如果说享受（ｐｌｅａｓｕｒｅ）更多地关涉感官上的满足，那么幸福（ｈａｐｐｉ

ｎｅｓｓ）却意味着一个健康、丰盈、感官与灵魂和谐的完美境界，更加关乎真正的存在。道连舍幸福而求

享受，也可以说是对存在的另一种悖离和淡忘，由此而来的厌倦感与无根基感，与外在的压迫力量一

样会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

何况，瞬间主义作为唯美主义者体验时间的独特方式，本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基础上的一厢情愿

的选择。毕竟，客观地讲，时间是绵亘的，人的真正存在也是历史性的，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了

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即使道连·葛雷可以拒绝反思自己 １８ 年来的所作所为，但他却无法阻止

人们背后的议论和当面表现出的敌意。画家贝泽尔·霍尔沃德被道连杀害，朋友艾伦·坎贝尔也因

他自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罪恶都能被成功地掩盖，复仇者詹姆士·韦恩———即西碧尔·韦恩的弟

弟，作为一种绵亘的时间意识的代表———闯入了道连的生活，迫使他面对自己的过去，于是“他的罪

行的幽灵阴惨惨、血淋淋地从漆黑的时间洞穴里冉冉升起”，从冷僻的角落里“瞅着他，嘲笑他”，在热

闹的宴席上“向他耳语”，或者在暗夜里“用冰凉的手指把他从睡梦中触醒”……“想象驱使着悔恨在

罪孽后面尾随不舍”（１ 卷：２１４ ２１５），死亡的威胁更令“恐怖渗透了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道连甚

至感到“生命一下子变成他无法承受的负担”（１ 卷：２２１），他成了自己的累赘，他想逃脱、避开、忘怀，

甚至愿意跟任何一个人交换身份和位置！后来，即使死亡的威胁解除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却再也

无法沉睡。为了谋得暂时的心安，道连又一次走了错误的捷径：把画像毁掉。他没想到：画像被毁的

同时，自己也会丧生。意外而至的死亡使他连最后的悔改机会也失去了！

道连的悲剧，是以瞬间主义时间哲学为基础的新享乐主义的悲剧。其实，对瞬间主义的颓废倾

向，王尔德本人在理性上是有一定自觉的，这从他早年对佩特《文艺复兴》的评价可以看出：“我无论

到哪里去都带着它；但是它的确是颓废之花；在它被写作的时刻起世界末日的号角就已吹响了。”①

在散文诗《艺术家》里，王尔德也表达过“瞬间的欢乐”即意味着“永恒的悲哀”的思想（３ 卷：２９９）。

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王尔德经常写到两种时间意识———即道连所代表的瞬间主义与詹姆士·

韦恩所代表的绵亘的时间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前者通常是占主导地位的时间意识，后者则忽

隐忽现地交织其中，并不断地对前者进行审视、干扰。

前文剖析了《道连·葛雷》的例子，下面再来看看其他作品中两种时间意识的冲突：在《温德米尔

夫人的扇子》中，厄林太太以自己失足的教训警告女儿：“一个人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当时要付，

以后要付，要付一辈子。”（２ 卷：１２６）最终成功阻止了达林顿勋爵对她的诱惑。在《一个无足轻重的

女人》中，伊林沃兹勋爵为了得到已经成年的儿子，表示愿意与阿布兹诺太太结婚；但女方不肯原谅

他过去对自己的伤害，断然拒绝了其结婚提议。在《一个理想的丈夫》中，副外交大臣奇尔顿爵士拥

有骄人的地位、财富与和美的家庭，但谢弗利太太却偏偏要闯入他的生活，以他多年前出卖内阁机密

的罪证相要挟。在以上几部戏剧中，如果说达林顿、伊林沃兹勋爵、奇尔顿爵士等代表的是瞬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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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意识，那么，厄林太太与阿布兹诺太太所代表的就是绵亘的时间意识，谢弗利太太则拥有双重

的时间意识：一方面为谋私利揪住奇尔顿爵士的过去不肯放，另一方面她本人又是一个奉行瞬间主

义的浪荡女。上述两种时间意识的矛盾交织，不仅赋予王尔德的作品丰富的审美张力，同时也向读

者表明：唯美主义的诉求以及对这一诉求的反思，是其创作中固有的一对悖论。

至于王尔德自己，他和其笔下的纨绔子在气质上是相通的，并且也常以“一个带着使命的浪子”

（ａ ｖａｇａｂ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自命。瞬间主义首先是他本人体验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致友人的信中，

他如此描绘自己倏忽变换的心情：

我本人会为了一种新的体验而不惜牺牲一切，同时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新体验之说。我以为

我会更乐于为我不信奉而非我认为确实的事去死。我会为了一种感情走上火刑柱，最后成为一

位怀疑论者！成为这些情绪的主人是不寻常的，由这些情况主导则更具有不同寻常的吸引力。

我时常认为艺术生活是一种长期的、可爱的自杀，并且不为这感到惋惜。（５ 卷：３０８）

生活中的王尔德也在某种程度上演绎着道连·葛雷式的悲剧。在与同性恋人道格拉斯勋爵一起经

历了几年放浪声色的感官冒险之后，他被判处了两年劳役的刑罚。在狱中的日日夜夜，王尔德痛苦

地反思了自己往日的言行，而这正是他笔下的纨绔子们所不曾做过的。他在《自深处》（１８９７）中写

道：“当然，罪人必须悔改。可为什么呢？只因为不这样他无从领悟自己干下了什么。悔改的一刻便

是新生的开始。”（６ 卷：１４９）“悔改”（ｒｅｐｅｎｔ）这个词不仅带有浓郁的基督教色彩，而且具有鲜明的时

间内涵，它意味着：罪人虽然无法改变过去，但通过悔改以往的言行，却能找到现在和未来的正途，由

此获得新生。王尔德承认自己悔改的必要性，就是祈望将过去、现在与将来重新关联起来，接受生命

的绵延，重建完整的人格。即便在此时，他也没有放弃对“瞬间”的垂青，在该著论救赎的一段话中，

再度出现了“瞬间”这个词：

他（耶稣—引者注）从罪恶中救出来的那些人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他们生活中那些个美

好的瞬间。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耶稣时，就打破她七个情人中的一个送给她的玉瓶，将香膏抹

在他跋涉劳顿、满是灰尘的脚上。就因为这一瞬间的缘故她得以永远与路得和贝亚特丽齐同坐

在天堂的白玫瑰丛中。（６ 卷：１４８）

然而，这里的“瞬间”已不再是激情昂奋的享乐瞬间，而是能够照亮人的整个生命、并使其灵魂升华的

瞬间。此时，王尔德已不再与倏忽变换的感觉与心情纠缠，他的思想真正超越了唯美主义的阈限，达

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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